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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剧

沪剧大咖徐蓉聊《繁花》上海话：

接受度高，大家就
会开始去尝试

最近上海人常常见到胡歌：荧屏上
“宝总”是他，线下为环保奔走的也是他。

3日，由大型环保公益纪实节目《一路
前行》发起的“星火·《一路前行》探索可
持续生活展”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启幕。节
目的发起人、环保行动者胡歌、陈龙与环保
艺术家、策展人韩李李分享了他们从节目
录制到线下特展展出的感受。
《一路前行》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

哔哩哔哩出品，自播出以来不断引发网友
的热议，尤其是胡歌、陈龙、刘涛多次捡垃
圾的行动，打动了不少观众。此次“星火·
《一路前行》探索可持续生活展”，旨在进
一步激发大众对环保事业从了解到关心、
从关心到行动的转变，将在上海图书馆东
馆持续至 1月 14日。
作为《一路前行》节目发起人、环保行

动者，胡歌直言自己从 2013 年成为环保
志愿者至今，一直在思考，回到城市、回到
日常生活后，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后来，志
愿者和科学家们告诉他，传播也是一种重
要的工作。“我看到了作为演员我可以体
现的价值和作用。我们想用这样带有科普
性质的节目，把环保和可持续的理念推广
给更多的人。”
于是，他邀请了陈龙、刘涛两位好友，

一起加入《一路前行》的队伍。对此，陈龙
表示，大家志同道合，是用学习的态度了
解环保，不是用说教的态度给观众标准答
案。
胡歌表示，在聚焦一个环保议题时，

《一路前行》首先是为观众解惑，让观众直
观地看到事件背后的意义，然后进一步告
诉观众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垃圾分类，
我们拍摄了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以后怎么
处理，让观众知道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再告
诉大家我们生活中还能做什么。这是有别
于我们习以为常、听到的‘口号’，而是要
把‘口号’变成具体的事情。”

晨报记者 曾索狄

电视剧《繁花》热播，作为导演王家卫
美学风格的一部分，电视剧片头和海报中
频频出现的“繁花”两个美术字也颇为引
人注目，更有人扒出电视剧里《繁花》的字
体设计来自鲁迅先生设计的《萌芽月刊》。
将《繁花》海报与《萌芽月刊》对照起

来看，两者的设计风格的确如出一辙。
鲁迅先生非常喜欢美术，也喜欢为书

籍做封面设计，他设计封面的《萌芽月刊》
诞生于 1930 年，由鲁迅、冯雪峰主编，刊
名美术字是鲁迅先生亲手所写。
《萌芽月刊》的刊名字体外方内圆，体

现出木刻的风格，但每一个笔划既特别锋
利又有弧度，手写感极强，这种特殊的美术
字构造，既时尚又复古，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被称为“萌芽体”。
而电视剧《繁花》的片名字体，一看就

是向老上海美术字寻求了灵感。它有着上
个世纪手写美术字的历史感，更有当今前
卫的设计感，十分贴合剧中那种繁华、摩登
的老上海气质，与鲁迅先生的“萌芽体”相
比，更多了些时尚气息。
《繁花》小说的原作者金宇澄也是位

画家，他喜欢写美术字，小说封面上的“繁
花”两字，就是出自金宇澄的手笔。
正在上海东一美术馆举办的 “繁

花———金宇澄绘画展”上，除了 200 百多
幅金宇澄绘画作品外，还展示了他为小说
《繁花》创作的插图，更有他为小说封面设
计的美术字，金宇澄还设计了好多个款式，
此次都作为手稿展陈，让读者一睹作家金
宇澄多方面的才华。 晨报记者 詹 皓

《繁花》片名字体
大有来头

“宝总”
喊你去看展

� �提倡说上海话
没有排斥普通话的意思

“《繁花》之前是《爱情神话》，但《爱情
神话》之前讲上海话的影视作品你们还讲得
出吗？是不是感觉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类作品
了？”
徐蓉感叹，“因为有一段辰光上海人都不

大开口讲上海话，讲了人家就会说我们排
外。”
上海人经常会面对这样的质疑：“不想让

我们听懂吗？”“讲什么东西我们是不能听
的？”在这座城市里太多的人都讲普通话，所
以偶尔说上海话反而被觉得鬼鬼祟祟，引起怀
疑和猜忌。
徐蓉向我们回忆，之前上海某部门领导想

搞一个针对上海市所有幼儿园老师的沪语培
训，但却不敢公开说是上海话培训。左思右想
想了好久，“后来起了一个什么名字呢？叫‘方
言文化学习’。”显然，这个领导是害怕引起不
必要的误会，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排斥普通话
之嫌？
上海人和上海话，在很多年里就是这样小

心翼翼。
但在徐蓉看来，提倡说上海话，从来没有

要排斥普通话的意思，而完全是可以两条线并
行的。
“上海话是很有兼容性的，上海话里面包

含着苏州话、苏北话、山东话等等方言，甚至还
有很多英文。”徐蓉举例，“就像‘大饼’这个
词，上海从前是呒没大饼的，上海人只吃葱油
饼。后来山东的南下干部到了上海以后，想念
家乡的大饼，所以就有了大饼。那么阿拉上海
人的态度就是：大饼就大饼，有啥关系，阿拉也
开始讲大饼。阿拉从来没觉得既然有了葱油饼
就不好有大饼，从来没这个观念。”
这个简单的例子，恰恰显示出这个城市的

包容性。徐蓉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当时很多
唱沪剧的老先生其实是苏州人，他们的口音里
因此带着苏州腔。“但当时的观众从来没有因
此吐槽他们唱的沪剧不正宗，上海人的包容性
一直是很强的。而且我也相信，每个城市的包
容性都是很强的。”

� �现在的上海话很同质化
个性化的东西越来越少

和很多上海人一样，徐蓉最近一直在追
《繁花》，她觉得难能可贵的是，电视剧把当年
的上海味道拍出来了，“大家都喜欢看里面这
个人和那个人吵架，但最吸引我的还是它还原
了时代，包括当时的服装、当时的语言、当时人
做事情的习惯。”
在徐蓉看来，上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话和

现在的上海话是不一样的。
“每座城市的语言都是不停地进化，不停

地兼容，不停地演变的，而语言的演变，正反映

了城市的演变。现在的上海话里面个性化东西
越来越少，但我们看《繁花》就知道，90 年代
的上海话其实是蛮丰富的。胡歌讲的是卢湾区
的上海话，范志毅讲的是大杨浦的上海话，马
伊琍讲的又是她那个圈子人的上海话。而越到
后来，你会发现上海话越来越同质化。”
这也就是以当代人的耳朵去听《繁花》里

的上海话，往往觉得不正宗的原因。“老早的
上海话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这里么可能住苏北
人，那里住的是宁波人，另一边住的是上海南
汇人，然后他们讲出来的上海话全不一样，往
往都带点口音的。”
然而，在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更新进程

中，方言的痕迹一点点被抹去了，剩下的就是
同质化的上海话。
徐蓉说，自己相比之下还是更欢喜胡歌说

的上海话。“你不能说他完全是（老早上海人
讲的）‘上只角’的上海话，因为阿宝等于要
在社会上闯的。所以侬看伊有时候就有点像
‘下只角’的人，打也来骂也来，就是样样全要
来。伊呒没办法，伊也是为了生存。所以伊的上
海话讲得比较中规中矩，总体上也代表了上海
男人的那种风格和气度。”
马伊琍是公认的剧中女演员上海话最标

准的一个，但徐蓉认为，因为她演的玲子是在
市面上闯荡的饭店老板娘，所以她的上海话里
有那部分人的特色。
“《繁花》里面的女性角色其实寻不着可

以很好地代表上海女人的，但胡歌相对来
讲就比较像上海男人。”徐蓉推荐我们
可以去看看曹可凡当年对卢燕的采访，
“卢燕老师的上海话就能代表我们印
象里真正的上海阿姨，她们哪怕衣服
打着补丁手里挎个篮子，说话的时候
也是很嗲的。就像老早阿拉沪剧院的
凌爱珍老师、王雅琴老师（出生浙江，
在上海长大），就是典型的上海女

人。她们气质老好、老优雅的，不仅说话轻声轻
气，走步路也是轻悄悄不发声的。”

� �包容到最后
反而把自己淹没了

上海这座城市真的是很包容，徐蓉有时候
觉得，上海和上海人包容到最后，反而把自己
淹没了。
“我觉得随着《繁花》的播映，上海话也

会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打开，人家的耳朵也会被
打开。中央台曾经拍过一部叫《魔都》的纪录
片，是以我为主人公的。片子里面问我最大的
愿望是什么？我讲我最大的愿望是当自己走在
上海的每一条马路上，每一栋房子前，我都能
听到上海话。”
她相信《繁花》播出之后，上海人就不会

不确定自己该不该讲上海话，“上海人会勇敢
地讲出伊想讲的话。”
同时，新上海人也会比较乐于去尝试讲上

海话，而不再像从前那样怕出洋相，被笑话。
“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对整个上海话氛围的改
变和改善，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在这种氛围下，沪剧院也想趁热打铁做一

些事。“我们早就想在自媒体平台上做一些沪
语的小片段，通过和很多共建单位的联动形成
一个氛围。因为光我们一家做肯定不行，还是
要形成一个大环境，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惯
例。”
“《繁花》出来以后，观众对上海话的评

价很好，接受度非常高。那么接受完以后，大家
就会自然而然开始尝试，这样上海话的氛围就
会越来越好。”

文/丁梦婕 晨报记者 沈坤

图/电视剧《繁花》官方

上海沪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白玉兰
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徐蓉在很长时

间以来会有意识地进行一种“试探”。
“我会突然问身边的人：‘侬做啥

不讲上海话啦？’”她发现，被问的人最
普遍的反应是“很奇怪地看着我，然后
反问‘大家不是都在说普通话吗，为什
么突然要我讲上海话？’”

徐蓉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严重
的。”

最近《繁花》热播，她的电话也经
常被打爆， 询问她怎么评价剧中演员
讲的上海话， 或是单纯跟她吐槽演员
们的上海话“不标准，不灵光”。徐蓉就
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还能看到讲上海
话的电视剧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

她在接受新闻晨报·周到采访时
表示，“这部电视剧对整个上海话氛围
的改变和改善，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制图 / 潘文健


